


瑞士军刀

张生
梦中做梦最怡情，蝴蝶引人入胜。

— —郑板桥《西江月·警世》
前年冬天，在大学里和我睡上下铺的朋友李劲带着他的妻子从广西南
宁来沪，准备到南通探亲并过春节。我和他已多年未见，所以在接到他的长
途电话得知他要来上海看我的消息后，感到很高兴。那晚我夜不能寐，坐在
电视机前不停地换频道，什么节目也没看进去，我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起我
和李劲的友谊，还有与其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大学里一起度过的无数快乐的
时光，觉得真是恍若隔世。那时我们个个骨瘦如柴，单身，没有家室之累，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特立独行无拘无束。可现在我已微微有点发福，有时，
我还不得不向拼命化妆节食的老婆解释我的肚子为什么大了，感谢近年来蓬
勃发展的啤酒酿造业，每次我都能以这个理由给她一个圆满的回答。但她也
好不了多少，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她都不能遏制住自己发胖的趋势，我和她
都清楚，岁月无情，韶华易逝，我们的青春像流水一样再也不会回来了。
李劲的到来所引发的这种屡见不鲜的人生感慨说出来也许让人厌倦，
可我当时却被这种有点感伤和无奈的气氛冲昏了头脑，我一边似是而非地看
着电视，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要干点什么，把自己从这种抑郁、多少有些不健
康的情境中拯救出来。有人说，忧伤的沉思会过多地消耗人的精力，我此刻
也不禁饥肠辘辘。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这让我觉得我的胃更加空空荡
荡。饥不择食，我从床底下拉出放水果的纸箱，挑了一个大点的苹果。和大
多数男人一样，我不喜欢吃水果，过程的繁琐和缺乏耐心是主要原因，可今
天是个例外，我把苹果洗了洗，拿出一把折刀，打算把皮削一下。这
时，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灵感突至，并以一首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这首诗的题目叫《瑞士军刀》。在这首只
有十几行的短短的自由体诗里，我将一把瑞士军刀和一块瑞士手表联
系到了一起，它们之间的共同特点不言自明，都是由位于欧洲中西部的山地
国家瑞士制造，工艺考究，制作精美，而且经久耐用。我在诗的结尾以一种
故意克制的平静说到，不管是一把锋利的瑞士军刀还是一块走时准确的瑞士
手表，它们都会对我造成伤害，所不同的是，前者只能伤害我的肉体，后者
却能毁灭我的灵魂，使我的心灵感到痛苦。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流逝真是
叫人感到悲哀和难受。
写下这首诗，确切地说口占出这首诗后，我自觉我的感情得到了宣泄
与排遣，心里好受了一点。我开始设想和安排李劲抵达上海后的几天里的活
动：外滩要去看看，南京路、淮海路是肯定要逛的，豫园自然得去走走，东
方明珠看样子也要爬爬，那么，徐家汇、四川北路还去不去？我断断续续地
削着苹果皮，心神不定地筹划着。来回摆弄刚才在《瑞士军刀》这首诗里以
抽象的名词出现过的那把具体的刀子，使我诗情奔涌，有些意犹未尽，我干
脆放下快削好的苹果，仔细端详和摩挲起手头的这把红色塑料柄、不锈钢刀
刃、只有 8．9 厘米长却颇有分量的多用小折刀来，我想，是它给我带来了
作诗的灵感，也许它将要带给我更多的灵感。



这是把正宗的 VICTORINOX 牌瑞士军刀，是由一百一十多年前发明瑞士
军刀的查理士．艾斯尼和维多尼亚．艾斯尼创立于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的
工厂制造，并出口到中国来的。半个月前，瑞士军刀刚刚在上海亮相，当我
慕名赶到东方商厦的礼品部一睹其真面时，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它那高昂的价
格，而是它那小巧的形体，我没想到这种被称为军刀的刀子居然这么小，合
上时可以很方便地握在手里或者在装在衣服口袋里。一个看样子是专门聘来
做促销的金发碧眼的小姐微笑着向我打了个招呼，她的汉语讲得不是很流
利，但表情达意不成问题。她拿出几把规格不一的瑞士军刀摊在柜台上让我
挑选，一边热情地向我推荐和介绍它们的功能。我开玩笑说这种和普通水果
刀差不多大小的刀不应该叫军刀，她听了这话有点困惑，我就用两只手比划
了一下，像这么长才能叫军刀，我告诉她我心中的军刀的概念应该是一米多
长两寸多宽能够用来刺杀格斗的那种刀子，她认真地朝我摇了摇头，对我说
她们公司生产的这种多用小折刀之所以被称为军刀，是因为它品质优良，用
途广，在 1891 年就被瑞士军队    选
中，作为独家指定产品生产和使用，而不是说它有着足够长或者是足
够大的尺寸。我谢谢她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在她的建议下，买了一把拥有
十五种功能的猎人型瑞士军刀。军刀的质量真的很好，都是特别好的不锈钢
制造的，她说，一把刀甚至能用一辈子。
我合上刀子，拉出一把精巧的小剪刀把一张报纸剪成了碎片，接着又
打开了一把小木锯，我神情恍惚，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尖锐的锯齿，觉得自己
的手指上的皮肤很粗糙。“李劲，送这把刀子给你，”我念叨着，寻找着词句，
为又一首以《瑞士军刀》命名的诗有了眉目感到高兴。

“李劲，送这把刀子给你，作为你这次上海之行的纪念。”我朗诵着这首
诗的开头两句，以一种戏剧性的姿势双手捧着那把被我一再写进诗歌的瑞士
军刀让李劲收下。李劲显然对我送给他一把这样的刀子有些不理解，他接过
这把沉甸甸的瑞士军刀看了看。这是一把瑞士军刀，我解释道。李劲的反应
和我最初见到这把刀时一样，噢，没想到这么小。我说，是的，不过质量很
好，功能也很多。说完，我从他手里拿过刀子，如数家珍地把每样东西都打
开给他看，大刀、小刀，木塞拔，开罐器，螺丝刀、剪刀、木锯，等等，为
了能使他和我一样喜爱这把刀，我还在他面前出其不意地从刀柄的头部抽出
了一支白色的塑料牙签和一个不锈钢做的小镊子向他炫耀，李劲点头表示惊
奇，这把刀是挺好的，不过我要它没什么用，经常在外面旅游的人倒应该带
把这样的刀子。我妻子正和李劲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谈论上海时装的风格
和特点，听到李劲这么说就出来笑着劝李劲收下这把瑞士军刀，她告诉李劲，
他还没来，我就已经在一首诗里许诺要将这把刀子送给他了。李劲一听她这
么说，忙叫我拿出这首诗看看。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想让李劲知道我是为
了完成一首诗才把这把刀送给他的，这样做，有点太荒诞了。在这首诗里我
明知故问，问李劲这把“可疑地染上了人间烟火”的瑞士军刀经过多少人的
手，最后又经由谁的手，才到了他的手中，在结束时我还杞人忧天，为它将
来的命运担忧，这种担忧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没多大意义，这样写纯粹是为了
一种美学上的需要。现在，我把它抄下来。
它来自遥远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小镇，
途经千山万水，最后抵达上海，
现在，李劲，你把它带到南宁，



那么，又是哪一只手将它
带向另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
看完这首诗，李劲笑着告诉我这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瑞士军刀是经由我
的手才到了他的手上的，所以这把精美的小折刀还是应该回到我的手中，他
这只手是不会把它带到南宁的。他说他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一首诗中出现，
已经非常满足了，虽说我们的同学和朋友有很多人都在写作，可只有一个人
很偶尔地在一首诗里不疼不痒地提到过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后左右也还
都是大家的名字，像我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到他的名字，并特地为他单独写一
首诗，而且还要献给他，在他还是第一次，他感到很幸福，他向我表示，他
将愉快地带着这首诗回到南宁。
我接过李劲递给我的刀子，心想李劲也挺奇怪的，我还以为他和我一
样，会对这把瑞士军刀感兴趣，可是我又想，是不是我对这把刀子所表现出
的怜惜和爱不释手的样子让李劲注意到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因此他才委婉
地拒绝了我的好意？这么一想，我有点过意不去，就坚持要送给李劲一件礼
物，作为他这次上海之行的纪念。李劲见盛情难却，就让我送给他一本书。
我把书柜打开，让他随便挑。他看了看，拿了一本秘鲁作家略萨的长篇小说
《酒吧长谈》，他的《胡莉亚姨妈与作家》过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可这本书却不怎么样，它结构繁复，情节杂乱，冗长得让人难以卒读。我想
李劲回去看了以后一定会后悔，千里迢迢背着这本和一块小砖头一样大的书
回家，一翻却味同嚼蜡，实在煞风景，于是我劝李劲再找一本书，李劲推辞
了一下，说没关系，可随即他的眼睛一亮，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来，张生，
把这本书送给我吧，他说。我接过来，原来是一个练气功的朋友送给我看一
本揭露伪气功内幕的书，我对气功一点都不感兴趣，便爽快地答应了，还乘
兴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某年某月某日送给李劲留念的字样，就好像这本书是
我写的似的。
李劲夫妇在上海玩了两天，第一天我陪他们逛了逛南京路和人民广场，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妻子不上班，她甩下了一逛商店就头晕、想发脾气的我，
和李劲的妻子一起精神抖擞地去淮海路购物去了，留下我和李劲在家里闲
聊。几年没见，李劲像我一样发胖了，而且比我还胖得明显，大学老师的职
业没有使他那伶俐的口才变得更加璀璨，却使他变得有点木讷。我们两个一
边喝茶一边谈这几年的生活，但彼此的隔膜让我们在谈起自己各自熟悉的事
物时都有些难于沟通和发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拉李劲到附近的一家保
龄球馆去打球。
在路上，我主动挑起话头，问他为什么会迷上气功，以前在学校时可
是一点迹象都没有。李劲说他妈妈退休后没事干，就跟着别人练起了气功，
练着练着走火入魔了。不是真的走火入魔，李劲见我瞪大了眼睛，笑着说道，
他妈妈神经一切都很正常，她只是变得很相信气功师的话，很相信气功的特
异功能罢了，什么练到一定程度能隔墙视物，预知未来，发功时人会散发出
一种香气，身处异地的两个人可以通过意念来联系和交流信息啦等，怎么和
她辩论都没用，越说这些是假的，她反而越信，李劲无可奈何地说道。
由于是白天，又是上午，保龄球馆里的人不多，球场里二十几根球道
上只有几根球道有人在打，尽管店家为了烘托气氛，有意播放着欧美的摇滚
音乐，可还是能听到几个孤孤单单的保龄球掷到木质球道上发出的清冷的砰
砰砰的响声。我们边打保龄球边继续谈气功。在聊了一些关于气功的真真假



假的传说后，我突然问李劲到底信不信气功，这个问题可能太直接了一点，
李劲没有马上回答我，他和我又交替击了几个球，直到打完了一局才停了下
来。他点上一支烟，和我一起看着旁边球道上的一个小姑娘以一种很不规范
的动作像撮垃圾一样把球扔了出去，球咚地一声掉在球道上，旋转着有气无
力地向前滚了下去，我估计这个球可能会滑出球道，谁知它竟缓慢地颤抖着
把所有的球瓶全打倒了，小姑娘喜出望外，激动地和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击了
一下掌以示庆贺。看到这番情景，想到刚才自己一本正经地又是挑球又是摆
姿势，还没忘了助跑和采用正确的手型，每回却没打倒几个，我和李劲都笑
了。

“怎么说呢，我现在还谈不上是信还是不信，”李劲说，“开始我对气功
一点都不以为然，我觉得这种东西和每过几年都要变一下的广播体操没什么
区别，不就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徒手操吗。可后来我发现我妈练了以后整个人
都变了，她经常说我们是凡人，很多潜能没有开发出来，很多东西意识不到，
所以才会有办不到的事情，才会有很多烦恼解决不了。她突然变得很超脱，
人好像升华了许多，有时候看我为一些事情痛苦不堪还来劝我也练练气功，
说只要好好炼，我会轻而易举地看透这一切，这些困难也都会被克服。她还
有事没事给我们讲一些发生在她身边的气功故事，活灵活现的，像真的一样。
这时我才意识到，气功不仅仅是一种健身操，很有可能是一种宗教。想到这
里，我感到太复杂了，没敢再想下去，不过确实没哪项体育运动能让人的精
神得到提升。要使一个人绝对相信某种事物，我觉得一定得有超自然的成分
在里面才行，而很多气功故事都是超自然的，气功师个个像神仙一样，呼风
唤雨，这太不真实了。但就是因为它不真实，很多人，像我妈，才会信。

“有一天，我妈回来，很兴奋，说是和她们一起练气功的一个气友已经
能发功了，发功的时候头上有一个光环。我大吃一惊，这不和庙里的菩萨一
样了吗，它们脑袋瓜后面都画有或者雕有一个光环，太可怕了。我问我妈是
不是亲眼看见的，我说你可是个大学老师，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和那些
卖菜种地的劳动妇女不一样。我妈闻言大怒，她说，养你这么大，我什么时
候说过假话，你不信，明天和我一起去看看，我就不信你见了棺材还不掉泪。
见她开始乱讲，我赶紧安慰她，叫她别生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明天我一定去看个水落石出。我妈虽然这么说，我心里还是将信将疑。
我把照相机拿了出来，又去买了个新胶卷，我先在家里照了几张，试了试相
机，一切都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和我妈一起到公园的草坪上看她和那些气友练功，在
她们开始练功前，我让我妈摆了几个姿势，给她照了几张相。然后我站在旁
边看她们练功。练了一会后，我妈和其他的人停了下来，看一个胖胖的中年
妇女继续练，这个女人身材高大，像个北方人，她的两条胳膊舞了一会后，
忽然一下子固定了空中。我妈很激动，抓住我的手就叫我看她的头，我一直
盯着，什么也没看见，来不及多想，我举起照相机就揿快门，这时，发生了
一件我怎么也不相信的事，快门怎么都揿不下去，我翻过相机一看，镜头盖
什么的都打开了，我又重复揿了几次，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胖女人活
动了一下身子，作了几次深呼吸，慢慢地收了功，我妈她们马上围了上去，
七嘴八舌地说她今天发功时头上的光芒比昨天的要小一些，但是要亮一点，
那个胖女人很得意，频频点头。我想，这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我妈聪明一
世，糊涂一时，就这么一点虚荣心把她害了。又过了一会，她们陆续散了场，



在那个胖女人扭头要走的刹那，我心念一动，拿起照相机就拍，喀嚓一声，
你说怪不怪，照相机的快门又好了。我差点发了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
着那个胖女人越走越远的身影一口气拍了七、八张，我妈骂我是神经病，拉
着我就走。我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下相机，什么毛病也没有，还是刚才那只
相机，谁也没碰过它，它甚至一分钟都没离开我的手心。见鬼了。

“路上，我妈问我看见了光环没有，我摇了摇头，说没看见，我妈很不
屑，对我说像我这种凡人、普通人，是有可能看不见，她觉得自己能看见光
环很了不起，很神气，我忍不住说这是皇帝的新衣，谁知我妈根本不往心里
去，她怜悯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说我是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这下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我没把相机出故障的事告诉我妈，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到处乱说。
离开公园，我没有直接回家，我找了个最近的彩扩点，想把这卷胶卷快洗出
来，我始终有一丝侥幸心理，希望在那个胖女人发功时，我还是不易察觉地
照到了一点什么，尽管这有点非理性。我连快门都没按下来，却幻想拍出了
相片，这事对谁说谁都会觉得可笑，放在谁身上谁也会感到不正常。

“胶卷很快冲洗了出来，我的幻想落了空，在胶卷上，有几张在家里拍
的照片，接下来，紧挨着我妈的就是那个发功的胖女人的侧影和她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的背影，中间没出现她发功时的照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我
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么说，你准以为我思维混乱了。可能是有一点，我有些
失控，把这个胖女人的照片撕成了碎片，全扔到了马路边的垃圾箱里。”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不想再问李劲后来对气功的看法和认识是不是
有所改变和加深，也不想再问他那个照相机是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经常
发生类似的故障，李劲向我讲述这件事时态度的认真和神情的严肃，让我觉
得再反复问这样的问题有些多余。我喝了一口红茶，站起来去打球，我随便
拿了一个球，这个球的重量并不适合我，它太重了，我小跑了两步用力把球
掷了出去，说真的，我暗地里真希望这个球会像前面那个小姑娘乱扔的那个
球一样将十个球瓶全击倒，结果却让我苦笑不得，我打了八中，还剩下两只
瓶像足球的球门一边一个，
我只得自叹倒霉，胡乱扔了一个球后走下了球道。李劲同情地和我击
了一下掌，好像他也遇到过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似的。
看看快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和李劲抓紧时间，加快速度，一鼓作
气地打完了余下的几局球。在休息的间隙，我突然想起了过去亲身经历过的
一件和气功有关的事，考虑到这件事与李劲给我讲的那件事有点小小的冲
突，再说，在这种朋友相聚的快乐时刻，似乎也没有必要老是探讨这些玄而
又玄的事情，我便拿定主意没把这件事告诉给李劲。
第二天，李劲和他的妻子一大早就起来去吴凇码头乘到南通的高速客
轮，我和妻子睡眼惺忪地把他们送到街口，叫了一辆出租车，握了握手后，
就和他们告别了。春节过后，他们从南京坐飞机回了南宁。我们从此没有再
见面。
重新想起气功的事是半年后，这与我的那把瑞士军刀有关。李劲离开
上海后，我对我的那把瑞士军刀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改变，我不再像
以前那样用过后就把它收拾好放在我的抽屉里，或者以一种怜爱的眼光欣赏
它那锋利的刀刃，参差却又整齐的木锯，富有弹性的小剪刀和设计巧妙的镊
子与牙签，还有百思不得其解的用来运送包裹的多用途的钩子，我有点漫不



经心，好像忘记了它是我当初花了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来回坐了将近四个小
时的公共汽车，从五角场横穿整个上海到徐家汇，才把它买回来的。我把它
当成了一把几块钱的刀子来看待，我不再用别的起子来开啤酒瓶，也不再用
指甲剪来剪指甲，只要有用得着瑞士军刀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用别的工具，
我用它来削铅笔，一点都不怕铅笔芯会弄脏明晃晃的刀刃，我用它来剪电线、
剪保险丝，亲眼看见它无坚不摧，为了能经常使用它的牙签，我还学会了剔
牙，到后来，我都怀疑我变成了这把瑞士军刀的检验员。我把它到处乱放，
到处乱扔。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一见到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一
旦一连几天没见到，我又会怅然若失，魂不守舍，我会不顾一切地翻箱倒柜，
到处乱找，直到见到它为止。事情刚开始时，我没有往深处想，也可能是不
愿意往深处想，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我还知道这一切都是那首我在
前面提到诗在作怪，在这首诗里，我不仅许诺而且已经将这把瑞士军刀送给
了李劲，我还自做多情地对它将来的归宿发出了疑问，可在现实生活中，这
些并不存在。我是一个既敏感又脆弱的人，我无法忽视以“李劲，送这把刀
子给你，作为你这次上海之行的纪念”开头的《瑞士军刀》这首诗所创造出
的艺术真实，尽管李劲也许并不在乎我是否送给他这把瑞士军刀作纪念，可
是我一想到这首诗，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这是一
首没有完成的、残缺不全的诗，它同时也是一首不真实的诗。
这把瑞士军刀的命运可想而知。它放在家里是那样的醒目，以至我每
次出门都忘不了它的存在，我大大咧咧地把它塞进我的裤子口袋，带着它到
处乱跑，我上班时带着它，下班时还带着它，我去酒吧和朋友聊天，到图书
馆查资料，坐公交车，打的，乘地铁，有用没用我都带着它。我的妻子曾故
作关心地问我，每天带着这把还真有点分量的刀子跑来跑去，又硬又重的，
方不方便？我觉得她的问话不怀好意，是在讽刺我，就没有答理她。七月的
一天，在外面顶着炽热的阳光满头大汗地跑了一整天后回到家里的我，发现
我的裤子口袋烂了一个洞，而这个口袋恰好是我放那把瑞士军刀的口袋。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打开电脑，把一直让我感到不安的献给李劲的
那首《瑞士军刀》的诗一个字一个字工工整整地打了进去，如今这首诗是这
样的完美，它含义浅近却富于哲理，自身的结构也充满了张力，我私下里甚
至认为，这是我近年来写的最好的一首诗。我重又把这首诗修饰了一下，我
感到有些诗句真是发人深省，比如：
这把刀千锤百炼，可疑地
又染上了人间的烟火。
我在电脑里选用了不同的字体来显示和编辑这首诗，找到了一种最佳
的效果，然后把它谨慎地存进了用来存放我的诗歌的文件夹里，为了保险，
我又把它存进了一张软盘。
整整半年了，它早就该输入电脑，存放到我给自己编就的诗歌自选集
里去了，没想到拖到今天才完成这个工作。我想起了半年前激发我写这首诗
的灵感，想起了在南宁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的李劲，想起了她的母亲和让他感
到有些迷惑的气功，我也想起了我当时想告诉他却没有对他讲的那个气功故
事。
就像写那首《瑞士军刀》的诗时的情景一样，我突然很急切地想把那
个我亲身经历过的气功故事告诉李劲，我几乎是很冲动地拿起了电话，想给
李劲拨个长途，最终还是我的那点可怜的薪水使我恢复了理智，让我放下了



电话。我拿起了笔和纸，坐在桌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我对他讲了我
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正是气功风靡全国的时候，到处都流行所谓的带
功报告，在一个大礼堂里，面对黑鸦鸦的人头，已经得到正果的气功大师亲
自出面讲授气功的精义，同时带领大家一起练习一些气功的功法，据说在大
师练功时会发散出一种神秘的外气，能够帮助大家尽快体味到气功的精髓，
顺利步入气功的神圣殿堂，当然，大师的外气还有一个在我看来并不是非常
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能治好人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我曾有幸参加过
由一个来自北京的著名的气功大师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带功报告会，那天，我
坐在拥挤的人群中间，和其他人一样鸦雀无声，虔诚地望着台上的大师气定
神闲地侃侃而谈。大师身形瘦削、相貌清癯，从他五岁即被武当山道长看中
学气说起，到与一个名病人如坐春风，他吹气如兰，短短几分钟便治好那人
的双腿粉碎性骨折结束，简明扼要地把自己的底交给了大家。他的话音刚落，
下面的群众便自发鼓起了掌，可能是害怕影响大师下面的带功报告，这掌声
很轻。主持人手拿麦克风蹑手蹑脚地走上了台，他先请大家肃静，接着告诉
大家，大师这次来给我们做这次带功报告殊不为易，众所周知，大师真正的
职业是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就被点名要到了北大，他搞
的科研在美国都获了奖，他的工作那可不是一般的忙，这次能来给我们做这
个报告，也是费了很多周折的，不说了，一句话，衷心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来
之不易的机会，好好与大师配合，使自己能有所收获。大师的学生，他是个
研究什么离子物理的硕士，一个面白无须的小伙子，接过主持人的麦克风又
说了两句。他的太阳穴高高隆起，一看就是练过功的，武侠小说上的高手我
想大概就是他这模样。他提醒大家的思想要有所准备，在以往的带功报告会
上，经常有些气感强烈和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气友，或者在气功上有天赋的人，
在大师发放的外气的刺激下，会控制不住自己，会放声大哭，唱歌，唱戏，
还有可能在地上打滚，遇到这种情况请大家千万不要惊慌，到时会有工作人
员来帮助他们，再说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这说明大师的外气被你幸运地
捕捉到了，这对你的身心都会有莫大的好处，再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松，想
叫的时候一定要叫，千万不要压制自己的气感，这样对你的身体会有不良的
影响。我看见身边的好几个人没等他说完，就已迫不及待地闭上眼睛等待大
师带功。
大师声音舒缓，叫大家阖上眼睛，调整好呼吸，把自己想象成一条在
蔚蓝色的大海里轻盈地漂游着的一条鱼，上面是蓝色，下面是蓝色，左面是
蓝色，右面是蓝色，漂啊漂，游啊游。还没过几分钟，从人群中就传来了低
低的抽泣声。大师又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在蓝天上自由飞翔的浑身透明
的小鸟，这时有人唱起了京戏。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沉不住气，感到自己
真是一块朽木，这么长时间身上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我睁开眼睛，旁边
的过道上竟有一个人像个羊角疯病人一样口吐白沫在打滚。人们正襟危坐，
个个紧闭双眼，一丝不苟地继续聆听着大师的教诲，在想象中把自己变成各
种各样的东西，大师循循善诱，不时问大家是否感到有气游运行到自己的手
或是自己的脚上，要不就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在发热，在变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因为接受了大师的外气有了失态反应的人越
来越多。我也越来越焦虑了。和大师在一起坐了这么久，不管是我的大脑还
是我的心脏，都没有接收到一点信息，更没有受到任何刺激。我看着这个有
人哭有人笑有人超然物外有人像我一样到处乱瞅的带功报告会，忽然感到很



滑稽，我冒险大叫了一声，本以为身边的人会看看我，谁知他们看都不看我
一眼。
我对李劲说，我这时异常清醒，神经一点都不错乱，我见没人注意我，
就又叫了几声，我觉得我在这里坐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我就大摇大
摆地走了出去，一个工作人员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冲他笑了笑，告诉他我
没事，我很清醒，他吓了一跳。
气功的故事讲完了，可这篇名叫《瑞士军刀》的小说还没有完。
那把刀子丢后不久，我又不辞劳苦，辗转换了几趟车，到徐家汇的东
方商厦礼品部重新购买了一把和我丢掉的那把型号相同的被称作猎人的瑞士
军刀，它仍然拥有十五种功能，它的价钱也同样居高不下，但我并没有产生
任何踌躇和犹豫。自从丢掉那把瑞士军刀以来，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可同时
我感到十分不便，我承认，这把小小的瑞士军刀真的就像产品广告上说的那
样，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万能工具箱，不必讳言，我一度非常喜欢它，现
在，我依然非常喜欢它。这把刀子买回来后，我却没有像我在买之前所想象
的那样尽可能多地使用它，随身带着它到处乱跑。每当我轻轻地打开它的铮
亮的刀子，开罐器，剪刀，木锯，抽出安放巧妙的牙签和镊子，又一样样地
把它们合起来时，我发现，事实上用到这把精美昂贵的刀子的地方并不多。
但是我需要它。我把它放在我的抽屉里，经常肆无忌惮地拿出来小心翼翼地
看一看，就像一个守财奴在清点和观赏自己心爱的钞票。
今年八月初，我和两个同事到雁荡山去旅游，在出发前，我带上了我
的瑞士军刀。旅途中它还真的派上了用场，我们在游览山势陡峭险峻的三折
瀑时，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在下山时双腿不由自主地发软和颤抖，恰巧又碰
上了大雨，每走一步都让人提心吊胆，我拿出瑞士军刀，用小木锯锯了三根
树枝做成拐仗，我们才得以顺利地下了山。此外，我还用军刀上的镊子为一
个同事拔出了手上的木刺，给自己的眼镜拧紧了螺丝。
我们愉快地离开了雁荡山，回来时，我们沿途乘坐过一辆颠簸的中巴，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一艘双层的过江轮渡，还有一辆蓝黑色的福康牌
出租车，最后搭一艘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白色的高速客轮回到了上海。算了，
说这些已经没多大用了，我能明确的也只有一点，我的瑞士军刀肯定是遗失
在以上这些交通工具中的某一个角落了。
事情到这一步完全变了，我想起了我在购买第一把瑞士军刀时那个金
发碧眼的促销小姐对我说的话，一把刀甚至能用一辈子。最新资料表明，瑞
士军刀是二十世纪全世界销售个数排名第六的畅销产品，它理应畅销，我在
写这篇以它的名字为题的小说时，写字台上就放着一把我刚在同一个地点买
回来的猎人型瑞士军刀，你知道，这已经是我用过的第三把了。我想看看，
我这一辈子究竟要用几把这样的瑞士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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